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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是中超、中甲和
中乙各队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
的截止日，中超 16 支球队全部
提交完毕，新赛季中超球队已
经各就各位。不过，中甲和中
乙球队的日子却没有那么好过
了，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川
FC、辽宁、广东华南虎以及本
来有资格递补继续参加中甲的
上海申鑫都没有按时递交材
料。这意味着，16 支球队参加
的中甲联赛已经有四分之一的
俱乐部面临绝境。

15日傍晚，中国足协紧急发
文将递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时
间向后顺延半个月：鉴于中甲、
中乙、中冠联赛的部分俱乐部在
2019 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
困难，为确保各级联赛稳定，特
延后中甲、中乙联赛俱乐部以及
申请参加 2020 年中乙联赛的中
冠俱乐部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
的截止时间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17时整。

川足已经主动放弃、面临解
散，辽足、广东华南虎和中乙球
队上海申鑫等多支低级别球队
也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他们能
否化险为夷，马上就会有最终的
答案，人们不知道中国足球的寒
冬到底还能有多冷。

川足“主动放弃”
昔日足球重镇遭重创

1 月 15 日，四川 FC 正式告
别，这个成立了6年多的俱乐部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现实的残
酷。在本该递交工资确认表的
这段时间，俱乐部并没有找球员
在上面签字，也没有向中国足协
递交参加 2020 赛季中甲的相关
审核材料，这样的“沉默”预示着
俱乐部主动放弃了征战新赛季，
就此告别职业足坛。此前已经有
多名川足球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告别，解散的命运早已注定。

作为2018赛季的中乙冠军，
川足在一年前就一度出现资金
问题，不过最终一家四川省内企
业表示愿意为球队征战 2019 赛
季提供充足的资金并且以最快
的时间解决教练及球员的工资
奖金问题，俱乐部“压哨”将2019
赛季中甲联赛注册的相关材料
上交至中国足协。2019 赛季尾
声通过附加赛才苦苦保住的一
个中甲名额，最终还是在新赛季
开始之前被无奈放弃了。作为
甲A年代中国职业足球的重镇，
四川足球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
深刻的回忆，也曾培养了不少足
球人才，后来在那里涌现出不少
职业俱乐部，他们都是满怀壮志
豪情而来，最终无奈曲终人散。

这支四川FC也没能逃脱这样的
命运。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另外一
个曾经在中国职业足球版图上
特 立 独 行 的 地 方 —— 延 边 。
2019年初，当时正在韩国进行新
赛季备战的延边富德队将帅们
等来了一个“毁灭性”的消息，他
们的球队因富德集团和延边体
育局就欠税清偿问题最终没有
达成一致而解散。

维持生计，是很多中甲、中
乙俱乐部为之奔忙的最重要的
事情。这些年来，因欠薪等资金
问题选择退出、无法提交工资奖
金确认表、没有足够的资金让球
队正常运转等问题，困扰着那些
资金不足的职业俱乐部，中甲和
中乙尤为严重。仍留在职业联
赛中的人们，又有多少是在苦苦
支撑和坚守。

辽足再遇十字路口
这次能否化险为夷？

作为中国足坛的一支老牌
球队，辽足的困境也让人提心吊
胆，这已经不是这支球队第一次
经历这样的“生死时刻”，而这一
次情况似乎更加艰难。辽足近
年来一直深陷欠薪传闻，一年
前，球队在2019赛季前也面临着
严重的经营危机，外界担忧辽足
一旦不能解决欠薪的问题，将面
临被取消注册资格的危险，不过
最终俱乐部将 2019 赛季中甲联
赛注册的相关材料交至中国足
协，参加了 2019 赛季的中甲联
赛。2019赛季结束后，辽足是通
过附加赛才涉险保级成功留在
了中甲。保级并没有带给辽足
太多好心情，球队一直以来的问
题依然存在，甚至到了2020赛季
开始前愈演愈烈。目前，球队正
在广州进行冬训，俱乐部的财政
状况却牵动着这支球队所有人
的命运。据记者了解，目前球队
的日常工作和冬训都在正常进
行中，至于工资确认表，俱乐部
也一直在和足协进行沟通。

和辽足一样在和足协沟通
有关工资确认表的俱乐部远不
止这一家，广东华南虎也面临同
样的处境。2019年底，广东华南
虎宣布了包括阿洛伊西奥在内
的7名球员离队的消息，并且宣
布了前主帅傅博离任，这支球队
2020 赛季前的备战伴随着各种
告别。2020年伊始，广东华南虎
俱乐部挂牌转让股权，这充分证
明俱乐部的境况或许是“致命”
的，在转让公告中可以清晰地看
出俱乐部负债累累，转让价格也
着实不低。不过球队目前依然
在各种传闻中在新帅谢育新的

率领下按照计划进行着冬训，并
且从梯队上调了多名球员填补
一队的人员空缺。

2019 赛季提前降级的上海
申鑫也在濒临解散的边缘，据媒
体报道称，该俱乐部累计欠薪 8
个月，背负着 7000 万元的债务。
资金问题困扰了上海申鑫多时，
最终这支曾经还在顶级联赛征
战过的球队降入中乙。可如今，
申鑫可能连中乙都玩不起了。
处境艰难的中乙俱乐部远远超
过了人们的想象，这些低级别的
小俱乐部各有各的苦，生存空间
继续被压缩。

中超俱乐部精打细算
低级别联赛举步维艰

16 家中超俱乐部倒是都递
交了工资确认表，但也并不是所
有俱乐部的日子都那么好过。
此前就有传闻称重庆斯威拖欠
球员部分薪水奖金，升班马青岛
黄海也被曝拖欠球员部分薪水
奖金，大连足球则是因万达与一
方之间的种种传闻一度被传陷
入危机。不过好在这些问题都
暂时得以缓解，16支中超俱乐部
都不会缺席 2020 赛季中超联
赛。早在2019赛季前，天津天海
（原天津权健）就曾遭遇过生存
危机，这支球队在2019赛季最终
保级成功，但是这支球队新赛季
的生存依然不会轻松。

如今的大环境，让很多职业
俱乐部都过得没有那么风光，新
赛季，职业联赛将实行各项新
政，各个俱乐部需要重新适应和
迎合。不少中超俱乐部都要精
打细算过日子了，更何况是那些
低级别俱乐部，资金上的捉襟见
肘、青训培养的人才匮乏、可用
球员的流失等，都让这些中甲和
中乙俱乐部受到方方面面的限
制。

中甲联赛的俱乐部贫富差
距比较明显，他们各自的志向和
战略也有所不同，这从上个赛季
最终的冲超和保级的走势就能
看出一些门道。低级别联赛关
注度和影响力都不够，但维持球
队正常运转的费用对于那些企
业却一点都不少。先天的劣势
让很多低级别联赛的球队处在
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生存都
成了一个难题。中国足协曾不
止一次提出有关职业联赛“金字
塔模式”的形成，希望各级别联
赛能够实现稳步扩军，并且对中
甲、中乙俱乐部日后发展中组建
的梯队数量进行了规定。然而，
很多俱乐部连自身的生存都难
以维系，谈何扩军和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足球的寒冬还能有多冷
8年前，翟峰和妻子双双辞职，并

给读三年级的大女儿馨馨办了休学手
续，用卖房卖车的钱买下一艘二手帆
船开始了航海旅行，手上只剩下不到5
万元的生活费。两年半的帆船航海，
翟峰带着妻子女儿去了 8 个国家，又
在澳大利亚进行了 3 年多的“自驾飞
行”。然而这并没能满足翟峰“看遍世
界”的愿望。两年前，他又动了“造飞
艇”的想法，如今，他正在准备建造一
艘飞艇，并准备在 2022 年首飞，在飞
艇上看遍世界。

2012年以前，翟峰是山东兖州的
一名铁路职工。技校毕业后，他子承
父业，被安排到铁路局当信号工，干了
18年。妻子孙宏岩也是铁路职工。夫
妻俩在当地很早就买房买车，但翟峰
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鸡”。

夫妻辞职孩子休学全家去航海

2011年，翟峰萌生了带家人用帆
船航海的想法。“家庭航海在中国是空
白。航海专家告诉我资金要数百万元
起，要在国外学习几年，而我的存款从
没有超过3万块人民币。”但孙宏岩更
喜欢平静的生活。经过挣扎，两人决
定辞职，并让孩子休学。

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住房和车子，

翟峰和孙宏岩凑了 39 万元人民币。
孙宏岩回忆说：“我们当时顶着巨大的
压力，邻居不让小孩来找馨馨玩，到处
弥漫着‘这家人完了’的压力。”为了了
解航海知识、学习航海技能，翟峰自学
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中文帆船航海资
料书籍，又转战到英文网站论坛等。
在整个买船远航之前，他用了 525 天
学习理论。

2012 年 11 月 9 日，翟峰举家搬到
了自己花 35 万元在马来西亚兰卡威
购买的帆船上，他给船命名“彩虹勇士
号”。当年的12月5日，翟峰和家里人
开始了第一次自驾船远航，去泰国普
吉岛。在两年半时间里，他们去了马
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越南、菲
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等8国。最远的
一次航行是2014年大年除夕，全家由
中国香港出发，当年的 5 月底抵达澳
大利亚达尔文市，时间长达四个月。

两年半航行8个国家屡次死里逃生

回忆起两年半的航海生活，翟峰
觉得，“就像看一部大片一样”。“风浪，
暴雨，海盗，恶意的官员。美妙，惊喜，
恐惧，懊恼，剧情丰富，但这是真实的
海上生活，未知的生活。”让他们尤其
难忘的是从中国香港前往澳大利亚的
长达四个月的航行。全程3500海里，
他们登陆了10个港口，穿越7个海域，
先后搭载 9 名社会船员。暴雨、鱼腥
味，伴随整个航程的总是劳累、辛苦、
紧张。孙宏岩说，远航远没有大家想
象的那么浪漫，没有红酒，没有潇洒的
心情，要仔细研究沿途海流、潮汐、风
向，制订航线。航海是各种不确定的
奢侈旅行，恶劣天气、机器故障、人员
健康不佳等随时可能发生。

再细致的准备也难免碰到危急的
情况，这样就是死里逃生。

翟峰回忆说，2015 年 4 月 6 日凌
晨，全家人驶出马六甲东海口，进入太
平洋 3 个小时和货轮擦碰，差点船毁
人亡。当时，他们在印尼的一处海峡，
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风浪，需要打开发
动机，但打开发动机时发动机却报警
了，叶轮坏了，备用的也坏了。“大风浪
时可以做很多事，但机械故障却会让
你精神垮掉。那时我就在想，假如下
一秒我就死了，我要干什么？”

8岁休学独自开船

当年跟随父母，休学出海远行的
馨馨如今已是一个 16 岁的大姑娘。

在8年的旅程里，馨馨帮妈妈做代购，
一起给全家人挣钱；也在澳大利亚读
了三年的书，甚至还自己开过船！

当年父母决定出海时，馨馨才8岁，
正念三年级，她兴奋地跟身边的小朋友
分享爸爸要去买帆船航海的事。但后
来，老师不让她讲了，因为会影响其他小
朋友的情绪。是否要让孩子休学旅行，
孙宏岩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斗争。

“我不担心孩子无法在课堂以外
学到知识，我更困扰如何在各国航行
中给女儿找到伙伴。我不担心孩子的
成绩，我更害怕女儿没有好的心理状
态。”孙宏岩说。但后来，翟峰和孙宏
岩觉得，给女儿打开无数个小窗看世
界，会比陪她走独木桥更有意义。在
航海日记里，馨馨直呼父母的名字“翟
峰”“宏岩”。

馨馨很早就自己挣生活费，并在
父母的指导下自学，也在澳大利亚达
尔文和墨尔本上过三所公立学校，但
她觉得“缺少朋友”，最希望的是可以
在各个自己喜欢的国家待上一段时
间，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

自驾动力三角翼环飞澳大利亚

2014年6月至2017年11月，翟峰
一家在澳大利亚算是长待了三年多的

时间。这也是他自从开启了“航海之
旅”之后第一次长时间的“着陆”。翟
峰有些“待不住了”，他又迷上了动力
三角翼。这是一种强力快速的飞行
器，可以到稳定的平流层，不怕风吹雨
打，几十小时就能环澳旅行。在澳大
利亚，翟峰以15万元卖掉了自己的帆
船，又通过打工，拉赞助等方式，凑了
30多万人民币，买了一台动力三角翼
飞行器。“飞行器驾照一般两个月时间
可以考取，但因为语言不通，我花了8
个月的时间，包括学英语。”2015年开
始，翟峰驾驶动力三角翼环飞澳大利
亚，翟峰和女儿在天上飞行，妻子驾车
做地勤，里程超过15000公里。

“一个家庭用超轻飞行器环绕一
块大陆，华人没有做过，外国人也没
有，所以是世界首次。我们从墨尔本
附近出发，11天飞抵澳大利亚中心的
大红石头。飞行时间 20 多个小时，
1000 多海里，起降 11 个机场。”翟峰
说，动力三角翼须顺从自然的力量，御
风而行，像天上的帆船，要用几十天跨
越季节才能完成漫长旅程。为了多一
份收入，他也陆续带了几十个乘客来
体验。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一路上全
住帐篷。2017 年 9 月，翟峰驾驶飞行
器追逐奔跑的袋鼠，观看河道里的鳄
鱼，结果在着陆时发生了擦碰。结果
飞行器维修花了几十万元人民币，路
费就没了，驾驶动力三角翼环飞澳大
利亚被迫中断了。

开设“飞艇学校”传播“别样价值观”

2017 年 9 月，驾驶动力三角翼环
飞澳大利亚中断后，翟峰又产生了用
飞艇看遍世界的想法，目前先是开设

“飞艇学校”，传播自己的价值观。翟
峰说：“驾帆船看世界比汽车好 1 万
倍。住在天上，低空飘浮着‘刷地球’，
在感兴趣的地方任意起降，10 天到 1
个月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圈。”翟峰对记
者介绍了目前世界上已投入了几亿美
元开发的飞艇airlangder，“这种飞艇由
于降落时需要专门的大型机库，所以
难以推进。”他竟然手制了自己理想中
的飞艇模型，并认真地计划着“低空环
飞地球”的时间表。“我的想法是，设计
一个像手风琴一样可以开合的装置，
降落时用自重压缩氦气，在地面减少
体积，增加重量。希望在2021年能做
一个原型机遥控试飞，2022年造大型
机，开启我在飞艇上看遍世界的梦
想。” 本报综合消息

卖房买帆船全家去航海


